（长篇四篇）山坳里的规矩
# 山坳里的规矩


## 第一章 窑洞里的尺子


窑洞里很静。


白帅军坐在床沿上，面前摊着一摞作业本，红笔在手里转着。窗外的光从窑洞口斜斜地照进来，照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运动服，领口拉到下巴，金属拉链扣在喉结下方闪着微弱的光。那光在男孩子的眼里，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—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，落在自己光溜溜的屁股上。


他批改完最后一本，把红笔搁下，慢慢转过身来。


屋子中央，站着一个男孩子。


十二三岁，虎头虎脑的，方脸圆腮，浓眉大眼，一看就是那种在家里上房揭瓦、下河摸鱼的主儿。但此刻，他站在那儿，一动不敢动。两手垂在身侧，立正站着，腿却在轻轻发抖。他的裤子已经褪到膝盖了，旧布衫的衣摆往下拽了又拽，勉勉强强遮住半个屁股。圆鼓鼓的小屁股蛋从衣摆下面露出来大半个，白晃晃的，在这间昏暗的窑洞里显得格外刺眼。他的小手不停地扯着衣摆，想多遮住一些，但那布衫太短了，遮住了左边，右边又露出来，遮住了右边，左边又滑上去。他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，鼻尖上也挂着。


更让他羞的是耷拉在两腿之间的那个小东西。凉飕飕的，晃来晃去，他夹紧腿想夹住它，但它软软地垂着，从大腿缝里探出头来，躲都躲不掉。


白帅军回过头来，看了他一眼。


“两天没交作业了，”白帅军的声音不大，但那股子从部队带出来的威严一点没减，“是不是小屁股痒痒了？”


男孩子咬着嘴唇，不说话。


“去，”白帅军指了指墙角的塑料脸盆，“把水端过来。把小屁股洗干净。”


男孩子低着头，弯下腰，端起脸盆。刚走了两步，褪到膝盖的裤子就绊住了他的脚，他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，脸涨得通红，手忙脚乱地拽着裤腰。


白帅军看在眼里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没笑出来。这些孩子都知道规矩——老师没让提裤子，谁也不敢提。那是用肿屁股换来的教训，一个个都刻在肉里了。


“提上裤子，把水倒出去。”白帅军说。


男孩子如蒙大赦，赶紧把裤子提上来，跑出去倒水。过了一会儿，端着一盆清水回来了，放在屋子中央的地上。


“脱了。”白帅军说。


男孩子咬着嘴唇，慢慢把裤子褪到膝盖弯，蹲下来，像坐马桶似的蹲在脸盆上。这个姿势让他觉得无比羞耻——屁股悬在水面上，那个小东西垂着，凉水一激，缩得更小了。他用手撩着水，往屁股沟里洗，水声哗哗的，在安静的窑洞里格外响亮。


白帅军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香皂，递过去。


“用这个。把小鸡鸡也洗干净，屁股沟、屁眼儿，都要洗。过会儿我要检查。要是搓下一粒灰，罚打十下屁股。”


男孩子接过香皂，在手心搓出泡沫，然后伸到两腿之间，洗那个羞耻的地方。香皂滑溜溜的，他的手指碰到自己的小东西，碰到后面的屁眼儿，浑身一哆嗦。他不敢慢，但又不敢太快，怕洗不干净。泡沫从手指缝里挤出来，滴在水里，脸盆里的水慢慢变白了。


“洗干净没有？”白帅军问。


“洗干净了。”男孩子小声说。


“屁股撅起来，我看看。”


男孩子站起来，转过身，把光溜溜的屁股对着白帅军。圆鼓鼓的两瓣，白白嫩嫩的，中间一条缝，缝里还挂着水珠。


白帅军凑近了看。男孩子感觉到老师的呼吸喷在自己屁股上，羞得耳朵根都红了，但不敢动。


“这边没洗干净。”白帅军用指节敲了敲他的左臀瓣，“再洗。”


男孩子蹲下去，又洗了一遍。


这一次，他洗得很仔细。手指探进屁股缝，洗屁眼儿，洗那个皱皱巴巴的小花。洗前面那个小东西的时候，他把包皮翻开来，露出里面粉红色的龟头，仔仔细细地搓。搓的时候，那小东西不争气地微微翘了一下，他赶紧松手，脸烧得像着了火。


“行了。”白帅军说，“把水倒了。”


男孩子端起脸盆，走出去。这一次，他记得把裤子提上了。


倒完水回来，白帅军已经坐在床沿上等他了。阳光从窑洞口照进来，照在他身上，那件白色运动服亮得刺眼。他的两腿微微分开，右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轻轻叩着。


“把尺子取下来。”他说。


男孩子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北墙上的枣木尺子。红绳穿着，挂在那儿，像是庙里供着的神器。那尺子有半米长，五厘米宽，枣木做的，刮得锃亮锃亮的，像涂了一层清漆。他见过那尺子落在同学屁股上的样子——啪的一声，白屁股上就多了一道红印子，又长又直。


他走过去，踮起脚尖，把尺子从墙上取下来。枣木握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凉丝丝的。他迟疑了片刻，手指在尺面上摩挲着。


“磨蹭什么？”白帅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“把屁股趴过来。”


白帅军一拍自己的大腿。


男孩子一哆嗦，手里的尺子差点掉了。他低着头，一步一步挪过去，趴到白帅军的腿上。光溜溜的屁股撅起来，两瓣肉挤在一起，缝儿绷得紧紧的。


白帅军低头看着他。


男孩子趴在腿上，头拱在床单里，只露出一个剃得近乎光头的脑袋。发茬短短的，青白色的头皮露在外面，摸上去扎手。他长得很周正，方脸圆腮，浓眉大眼，是山里人说的“虎头虎脑”的长相。此刻这张脸埋在床单里，耳朵红得透明。


白帅军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——短短的，扎手的。又摸了摸他的屁股——圆鼓鼓的，滑溜溜的，刚洗过，还带着香皂的味道。


“知道趴在这里干什么吗？”白帅军问。


“知道。”男孩子的声音闷在床单里，“趴在这里挨打。”


“该打吗？”


“该打。”


“该打哪里？”


“该打屁股。”


白帅军点点头，拿起那把枣木尺子，在男孩子光溜溜的屁股上轻轻点了点。


“不打你肉少的地方，”他说，“就打这屁股。肉多，打不坏，但疼。记住了？”


啪！


尺子落下来了。


不是轻轻的“点”，是结结实实的一下。枣木打在肉上，声音又脆又闷。


“哎哟——”男孩子叫出了声。


啪！


“哎哟——”


白帅军没有连着打。他打一下，停一下，等男孩子把那声“哎哟”叫完了，再打第二下。


“该打屁股为什么不快点趴过来？”他问，尺子在屁股上点了点。
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
啪！


“哎哟——”


“以后我数五下，你必须把尺子取过来，把屁股趴在这里。听到没有？”


“听到了——”


啪！


“听到了？屁股不受疼你就记不住。”


啪！“以后再不听话——”


啪！“就罚打屁股沟——”


啪！“先让你尝尝——”


啪！“屁股沟挨打的滋味！”


六下打完，男孩子的屁股上多了六道红印子。一道一道，整整齐齐，从臀峰一直延伸到臀腿交界的地方。他趴在白帅军腿上，屁股火辣辣的疼，但咬着嘴唇没哭出声。


白帅军把尺子搁在一边，看着他。


“把屁股掰开。”


男孩子愣了一下。


“我说，把你的屁股瓣掰开。”


男孩子的手慢慢伸到背后，摸到自己的屁股。两只小手用力往两边掰，把鼓鼓的臀肉分开，露出中间那条缝。屁股眼儿像一朵小菊花，皱巴巴的，藏在缝的深处。刚洗过的，还潮乎乎的。


“再掰开一点。”白帅军说。


男孩子咬咬牙，把屁股掰得更开了。那朵小菊花完全暴露出来，连周围的褶皱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
白帅军拿起尺子，对准菊花瓣一侧的嫩肉。


啪！


“啊——！”


男孩子疼得浑身一哆嗦，两手一松，屁股缝迅速合拢了。


“掰开！”白帅军喝道，“乖乖的掰开，否则让你小屁股变成两半！”


男孩子不敢迟疑，赶紧又把屁股掰开。头拱在床单上，两手伸到背后，把肥嘟嘟的臀峰掰开，重新露出那条缝。他歪着头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。


白帅军用尺子点着那道缝。


“还敢不敢松手？”


“不敢了——呜呜——”男孩子终于哭出来了，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那种憋着憋着终于憋不住的抽泣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掰着屁股的手也在抖。


白帅军看着他，没有再打。尺子在空中停了片刻，轻轻放下了。


“这次，罚你两下屁股沟。”他说，“记住了，下次再犯，就不是两下了。”


他拍了拍男孩子的屁股。


“起来吧。把裤子穿上。”


男孩子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提上裤子。裤子蹭到屁股，疼得他龇了龇牙。他低着头站在那儿，手背擦着眼泪，不敢抬头看白帅军。


白帅军从床沿上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——那个剃得露出头皮的、短短的、扎手的脑袋。


“行了，”他的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，“回去把作业补上。明天交。”


男孩子点点头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白帅军已经坐回床沿上，拿起红笔，继续批改下一摞作业了。


男孩子推开门，跑出去了。


阳光从门缝里涌进来，照在窑洞的地上，照着那把挂在墙上的枣木尺子。


## 第二章 擒贼擒王


王定宝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混世魔王。


十三岁，个头却已经一米六五了，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截。他从小就在山里野惯了，上墙爬屋，打架斗殴，没有一样他不会的。更让人头疼的是他练过几年少林拳——村里来了个跑江湖的武师，看他体格好，免费教了他半年。练完之后，力气见长，胆子更大，三五个人近不了身。


起先，他爹他妈还能把他摁在炕上打屁股。竹条子抽断了好几根，他趴在炕上哭得嗷嗷叫，但第二天照样翻墙出去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到了十一二岁，他有了几分力气，爹妈就打不了了。他那双练过拳脚的手，能把他爹推一个趔趄。他妈哭着骂他“畜生”，他不理，抹一把鼻涕就跑了。


连村里推小车的壮汉，见了他也要让三分。


白帅军到山村的第三天，就听说了王定宝的名字。


“这孩子毁了。”村里人说，“早晚得进监狱。”


白帅军没说话。


他去找王定宝家。那是一间土坯房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黄土。院子里堆着柴火和农具，一只母鸡在鸡窝里咕咕叫。王定宝的父亲站在门口，上下打量着白帅军。


这位兵哥看着年轻，二十出头，穿着运动服，剃着精短的寸头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利索劲儿。但王定宝他爹心里没底——这么年轻，能管得了那个混世魔王？


“能管得了吗？”王定宝他爹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“白老师，不是我不信你。那孩子，还不把你折腾得哭鼻子？”


白帅军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

“试试吧。”他说，“先把王定宝叫来见个面。”


王定宝他爹妈托亲告友，千呼万唤，终于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把王定宝找回来了。


王定宝一进院子，就看见白帅军站在门口。


夕阳从西边照过来，照在白帅军身上。他背着手站在那里，站得像一把刀，笔直，锋利。王定宝没见过这样的人——不是虎背熊腰的那种壮，是有力量藏在骨头里的那种壮。他看电视上的特种兵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气，喉咙里咕咚一声。


“你就是王定宝？”白帅军问。


“是。”王定宝梗着脖子，但声音比平时低了三度。


“我叫白帅军，是村里新来的老师。”白帅军伸出手，“明天来上学，行不行？”


王定宝看着他伸出的那只手，没有握。他爹在旁边急得直搓手。白帅军也不急，手就那么伸着。


过了好一会儿，王定宝伸出手，碰了一下白帅军的指尖，飞快地缩回去了。

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去就去。”


## 第三章 操场上


学校的操场是用土屋后面挖窑洞的土填出来的。硬生生从山坡上开出一块平地，夯得结结实实。操场上稀稀拉拉站着十几个男孩，个头高矮不一，都是白帅军通过家长一个个找回来的。山村已经一年多没有老师了，这些孩子就在山上野着。


“现在点名。”白帅军站在队伍前面，手里拿着一张纸。


“王大壮。”


“到！”一个瘦高的男孩喊。


“李二娃。”


“到！”


“张铁柱。”


“到！”


“王——定——宝——”


没有人应。


白帅军抬起头，目光扫过队伍。王定宝站在最后一排，歪着头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嘴角叼着一根草。


“王定宝出列！”白帅军说。


王定宝把草从嘴角取下来，弹了弹灰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又不是我爸。”


队伍里有人小声笑了。


白帅军也笑了。他笑得很和善，甚至有点慈祥，但王定宝看到他笑，后背突然凉了一下。


“过会儿，”白帅军说，“你会撅着屁股磕头叫爸的。出列。”


“你有本事就把我拉出去，”王定宝叉着腰，“没本事就别——”


话没说完，白帅军动了。


王定宝眼前一花，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，腋窝就被一双手扣住了。那双手像铁钳一样，箍得他喘不过气。然后他感觉身体一轻——白帅军右腿往他两腿间一插，伸到他左腿后面，猛地一弯一拉，两手往外一送——


刷——


王定宝整个人飞了出去，重重摔在队伍前面。


那十几个男孩呼啦一下散开，围成一个圈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
王定宝摔在地上，脑子嗡嗡的。他手忙脚乱地想爬起来，刚撑起半个身子，白帅军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起来！”


王定宝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白帅军已经把他从地上提起来了。那只手揪住他后脖领，像揪小鸡一样把他提溜起来，往肩上一扛，原地转了两圈——


吧唧。


王定宝又被摔在地上了。


这一次摔得更重，他翻了两个滚才停下来，灰头土脸地趴在地上，半天没爬起来。那十几个男孩看傻了，大气不敢出。


白帅军走过去，蹲下来，看着王定宝。


“服不服？”


王定宝咬着牙，不说话。


白帅军把他翻过来，膝盖顶住他的腰，把他的两手翻到背后，用鞋带捆上了。王定宝趴在地上，拼命挣扎，但白帅军的膝盖像一座山，压得他动弹不得。


然后，白帅军解开了他的腰带。


王定宝的裤子被褪了下来。不是只褪到膝盖，是褪到脚踝，整个下身光溜溜地暴露在十几个男孩面前。圆鼓鼓的屁股蛋，白得晃眼，和大腿、腰背的皮肤颜色明显不同——那是常年被衣服遮着的地方，没晒过太阳。


男孩们围成一圈，眼睛都盯着那个光溜溜的屁股。有人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。


王定宝趴在地上，脸贴着土，不敢抬头。他的褂子被白帅军掀到腰上，整个脊背都露出来了。大家这时才仔细看到，王定宝的身体是由棱角分明的肌肉块组成的。肩背处的斜方肌鼓起来，像两块小盾牌；脊柱两侧的竖脊肌隆起着，从腰一直延伸到臀；臀峰周围那几块肌肉尤其好看，厚而不软，弹而不僵，臀峰紧卡在腰际，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；臀尖到大腿斜滑而下，紧绷绷的屁股蛋儿形成两条优美的抛物线。


这不是那种壮得像牛的肌肉——胀鼓鼓的、压抑着暴动的恐怖力量。这是少年的肌肉，匀称、流畅、线条清朗，像是山涧里的溪水，滑顺畅达。再配上他并不高大的身体，给人一种想摸一摸的亲近感。


白帅军解下王定宝的鞋。山里孩子穿的那种红黑塑料底的鞋，黑底子又硬又韧，打起白屁股来丝毫不亚于板子。


他把鞋底在王定宝的屁股上比了比。


“你刚才说，我不是你爸，你凭什么听我的？”


啪。


鞋底落下来了。不是试探，是实打实的。黑塑料底在光屁股上盖了一个红红的印子，从臀峰一直延伸到臀腿交界。


王定宝浑身一抖，咬住了嘴唇。


“叫爸爸。”白帅军说。


“不叫！”王定宝梗着脖子喊。


啪！又一鞋底，盖在第一道的下面。


“叫不叫？”


“不叫！就是不叫！”


啪！啪！啪！


一连三下，打在同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的皮肤从白变红，从红变紫，肿起一道棱子。


王定宝的眼泪掉下来了。不是哭出声，是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涌，滴在土地上，洇出一个个小圆点。他的嘴唇咬破了，尝到血腥味。


白帅军看着他肿起来的屁股，停了手。他不是要打伤这孩子，是要打服他。打屁股不是目的，教育才是目的。对于这种男孩子，得连打带吓唬，才能达到效果。


“还不叫？”白帅军问。


王定宝趴在地上，光着屁股，鼻子一抽一抽的。他不想叫。叫了，他“打架大王”的面子就没了。可是屁股太疼了，火辣辣的，像坐在蜂窝上。


那十几个男孩围着看，谁也不敢出声。但他们的眼睛都亮亮的，带着一种既害怕又兴奋的光。


“叫不叫？”白帅军又举起了鞋底。


“爸——”王定宝终于憋出来了。声音不大，带着哭腔，闷闷的，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


“大点声。”


“爸！”王定宝喊出来了，眼泪哗地一下涌了满脸。


白帅军把鞋底放下，伸手解开了他手上的鞋带。


“起来。”他说。


王定宝挣扎着爬起来，裤子还堆在脚踝上，光着屁股站在十几个男孩面前。他低着头，手忙脚乱地提裤子，裤子蹭到屁股，疼得他龇了龇牙。


白帅军站在他面前，比他矮不了几厘米，但气势上压了他一大截。他伸手拍了拍王定宝的肩膀。


“明天来上学。迟到一分钟，打十下。”


王定宝低着头，没说话。


“听见没有？”


“听见了。”他说。


第四章 河边的清洗
开学第二周，白帅军发现了一件让他火冒三丈的事。


那天下午，他沿着村子外面的河套走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备课。河套在村子的北边，是山洪冲出来的一条沟，平时没水，只有夏天才有一道细细的溪流。沟底是鹅卵石和沙子，两边长着半人高的荒草。


他还没走近，就听见了水声，还有男孩们的吵嚷声。


他拨开荒草，看见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。


十几个男孩，他班上的十几个男孩，全在河套里。他们脱得精光，光着屁股，站在齐膝深的水里。不是在洗澡——是在“比赛”。


王定宝站在最中间，两只手放在自己两腿之间那个已经翘起来的东西上，一动一动。旁边几个男孩围着他，有的自己也在动，有的看着，有的伸手去碰别人的。


“快快快！王定宝你快射了！”


“别催别催！我快了！”


“哈哈哈你不行啊，才这么点！”


白帅军的脸一下子黑了。


他没有立刻冲出去，而是站在草丛里看了几秒钟。他在看都是哪些人。王定宝、李二娃、张铁柱、还有隔壁村的几个刺头，一共十四个。


然后他拨开草丛走了出去。


“都给我站住！”


那十四个男孩吓傻了。王定宝的手还在那个地方，忘了拿开。李二娃站在王定宝旁边，手放在王定宝的屁股上。还有两个男孩面对面站着，嘴对嘴，正在——白帅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正在接吻。
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！”白帅军吼道。


“白……白老师……”王定宝结结巴巴的，手猛地缩回来，那个还硬着的东西在空气中晃了晃，他赶紧用手捂住。


“都给我从水里滚出来！”


十四个光溜溜的男孩，从水里爬上来。溪水从他们身上往下淌，滴在鹅卵石上，啪嗒啪嗒地响。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，有的还挂着水草。身上全是水珠，在夕阳下闪着光。有人用手捂着两腿之间，有人垂着手、那个东西直直地翘着缩不回去。


白帅军一个一个看过去。十四个男孩，都是十一二岁到十三四岁的年纪，有的刚开始发育，那个地方刚冒出几根细毛，有的还没发育，光溜溜的像个小娃娃，有的已经长成了半大小伙子，那个东西沉甸甸地垂着。


“穿裤子！”白帅军说，“都给我穿裤子！穿好了到村口集合！”


男孩们手忙脚乱地找衣服穿。白帅军站在旁边看着，有人穿反了裤子，有人光着脚跑了出去，有人跑了又跑回来拿鞋。


十五分钟后，十四个男孩站在村口。


村口是村子最热闹的地方。一棵老槐树，树下几块大石头，平时村里的老人就在这儿乘凉聊天。这会儿正是傍晚收工的时候，扛着锄头的、牵着牛的、背着柴火的村民来来往往，看见白帅军和那十四个男孩站在那儿，都停下来看。


“咋了这是？”


“不知道。白老师又收拾人了。”


“你看王定宝那脸红的，啧啧。”


白帅军让那十四个男孩站成一排。


“把裤子脱了。”他说。


十四个人愣了一下，然后一个一个，慢吞吞地把裤子褪到膝盖。十四个光着的下身，对着来来往往的村民，对着老槐树下围观的人群。


王定宝站在第一个。他的那个东西还半硬着，缩不回去。他低着头，脸烧得像着了火，手垂在两边，不知道该放哪儿。他的屁股上还有上次挨打的青紫色痕迹，和刚晒出来的小麦色皮肤形成鲜明对比。


白帅军从旁边拎出一个塑料桶，里面装着从河里打上来的水。


“都跟我来。”


他把十四个男孩带到河套下游的一个湾塘边。湾塘比上游深，水也清，是村里人夏天洗澡的地方。


“都下去。”白帅军说，“把屁股、屁眼儿、牛子，都给我洗干净。互相给洗！”


十四个男孩光着身子，踩着鹅卵石，慢慢走进水里。水没到腰，冷得他们直哆嗦。


“王定宝，你先来。趴下，把屁股撅起来。”


王定宝趴在浅水里，屁股撅出水面，两瓣白肉对着天。李二娃蹲在他身后，用手撩着水，给他洗屁股。水从臀缝流下去，洗那个藏在缝里的屁眼儿。


“用力点！洗干净！”白帅军在岸上喊。


李二娃用手指探进王定宝的臀缝，搓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。王定宝趴在水中，脸埋在胳膊里，耳朵红得透明。


“换过来。二娃趴下，王定宝给他洗。”


十四个男孩，两两配对，互相洗着对方最羞耻的地方。湾塘里水花四溅，有人害羞得不敢看，有人咬着嘴唇忍着笑，有人洗着洗着那个东西又硬了，赶紧用手捂住。


洗了半个小时，白帅军说：“行了，上岸。”


十四个男孩从水里爬上来，水从身上往下淌，山风一吹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们的皮肤被水泡得发白，屁股蛋和卵袋上挂着水珠，在夕阳下闪闪发亮。有人伸手去够岸边的裤子。


“我让你们穿了吗？”白帅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
那几只手僵在半空中。


“都给我过来，跪成一排。屁股撅起来！”


十四个光着身子的男孩，并排跪在湾塘边的沙土地上。膝盖硌着石子，疼，但不敢动。他们弯下腰，把脸贴在地上，屁股高高撅起来。十四个光溜溜的屁股，对着天，对着山，对着远处围观的村民。


白帅军从旁边折了一根柳条——不是干的，是新鲜的柳条，又韧又软，抽在肉上，疼得钻心。


他走到第一个男孩身后。


“屁股撅高点。”


男孩把屁股撅得更高了。柳条在空中挥了一下，发出咻的一声。


啪！


一道红印子从左臀峰斜着拉到右臀峰。男孩浑身一抖，咬住嘴唇，没出声。


啪！


第二道，和第一道交叉，在屁股上打出一个X形。


啪！啪！啪！


十下打完，男孩的屁股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红色棱子。柳条比竹条更韧，打上去不破皮，但那种火辣辣的疼，像是被烫过一样，会持续很久。


下一个。再下一个。


一个挨一个，十四个男孩，全打了一遍。


王定宝是最后一个。白帅军走到他身后的时候，他的屁股已经肿得很高了——上次的伤还没好，这次又添了新的。他趴在沙土地上，脸埋在胳膊里，屁股高高撅着，那个部位被压在两腿之间，从后面只能看见鼓鼓的卵袋。


白帅军举起柳条，没有立刻打。


“你们今天干的事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比打架逃课还严重。知道严重在哪里吗？”


没人敢说话。


“我告诉你们。”白帅军说，“你们那个东西，是以后要传给子孙后代的。不是拿来玩的。谁要是管不住它，我就替你们管。管到你们记住为止。”


柳条落下来了。


这一次不是一下一下的，是连续的。啪啪啪啪啪，五下打在同一道棱子上，那道棱子立刻肿了起来，紫红紫红的，旁边的皮肤破了，渗出血珠。


王定宝的眼泪掉下来了。


“哭什么？”白帅军问，“哭就不用挨了？”


王定宝摇头，眼泪甩得到处都是。


柳条又举起来。


“我数三下，你把屁股再撅高一点。一、二——”


王定宝咬着牙，把屁股撅到了极限。臀缝绷开了，露出里面那个红肿的屁眼儿。


柳条落下去，专门抽在那个最嫩的地方。


王定宝终于哭出了声。


十下打完，他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白帅军把柳条扔在地上，走过去，一个一个把那十四个男孩拉起来。


“跪好，”他说，“还没完。”


第五章 寸头
白帅军从湾塘边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土。


“起来，都跟我回去。”


十四个男孩光着身子，跟在白帅军后面，走回村子里。从湾塘到学校，要穿过整个村子。正是傍晚收工的时候，路上全是人。扛着锄头的、牵着牛的、背着柴火的、抱着孩子的，看见这群光着屁股的男孩，都停下来看。


“哟，这是犯啥事了？”


“你看那屁股上的印子，啧啧。”


“王定宝家的，又挨揍了？”


王定宝走在最前面，低着头，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他的屁股肿得老高，走路的时候两腿叉着，每走一步屁股上的肉都在抖。他的那个东西垂在两腿之间，随着走路的节奏一晃一晃的，怎么也躲不掉。


有人伸出手摸了一下王定宝的光头。王定宝一缩脖子，没敢躲。


“还有头发呢，”那人笑着说，“这头发也长了，该剃了。”


白帅军听见了，没回头，但心里记下了。


到了学校，白帅军把他们带进教室。十四个男孩站在黑板前面，光着身子，面对着空荡荡的课桌椅。


白帅军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推子。


“以后，”他说，“都给我剪小寸头。全推平，超短的那种。谁要是头发长过三毫米，自己来找我。”


他走到第一个男孩身后，推子嗡地响起来，贴上男孩的后脑勺。


男孩浑身一哆嗦。推子从后脑勺推到头顶，所过之处，头发簌簌往下掉。灰黑色的发茬落在男孩光溜溜的肩上，落在他圆圆的后脑勺上，落在地上。


白帅军推得很仔细。推子贴着头皮，一刀一刀地推，把每一根头发都推得干干净净。后脑勺、头顶、两侧、鬓角，全推了一遍。推完之后，他用剃刀把发茬再刮一遍，刮到摸着只扎手、看不出颜色为止。


“下一个。”


一个接一个，十四个男孩，全被剃了。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发茬，灰黑色的、褐色的、有的还带点自来卷。


王定宝是最后一个。他的头发最长，乱蓬蓬的，像一窝草。白帅军按着他的脑袋，推子贴上去，那窝草就一块一块地掉下来。王定宝低着头，看着自己那些乱蓬蓬的头发落在地上，堆成一堆。


推完之后，他摸了摸自己的头。光溜溜的，扎手的，凉飕飕的。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头原来是这个形状的——圆的，后脑勺有一小块平的，是小时候睡出来的。白帅军最后检查了一遍，手在每个光脑袋上摸了一把。


“行了，”他说，“都回去。明天早上六点，操场集合。迟到一分钟，打十下。”


十四个男孩提上裤子，鱼贯走出教室。他们的脑袋光溜溜的，在夕阳下闪闪发亮。他们的屁股还肿着，走路的时候两腿叉着。


王定宝走在最后面。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又摸了摸肿着的屁股，然后回头看了一眼。


白帅军站在教室门口，夕阳把他影子拉得很长。


“白老师，”王定宝突然开口，“明天……真的六点？”


“真的。”白帅军说，“迟到一分钟，打十下。”


王定宝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
第六章 放学时分
一周后，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，都惊呆了。


平时在学校里上房揭瓦、下河摸鱼的臭小子们，这会儿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，捧着书，安安静静地读。没有人打闹，没有人吵嚷，连咳嗽都捂着嘴。他们的头发全变成了清一色的小寸头，贴着头皮推出来的，露出青白的头皮，在日光灯下泛着青光。


校门外，一个老汉踮着脚往里看，看见自己孙子坐在第二排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两手平放在桌上，正低着头写字。那老花眼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——这还是那个在家里上蹿下跳、把奶奶气哭的混世魔王吗？


“白老师，”老汉拉住白帅军的手，“这孩子……真的是我家那个？”


白帅军笑了笑。“您自己问问他。”


老汉颤巍巍走过去，叫了一声：“小宝？”


那男孩抬起头来，看见爷爷，脸一下子红了。


“爷爷……”他叫了一声，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

老汉看见孙子的头发——剃得精光，露出青白的头皮，摸上去扎手。他又看见孙子站起来的时候，屁股刚挨着椅子就弹起来，侧着身子坐。


“咋了？屁股疼？”


男孩低着头，不说话。旁边一个男孩替他答了：“叔叔打他屁股了。打了二十下，肿了。”


老汉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笑得很大声，拍着大腿。


“打得好！打得好！”他拉着白帅军的手，使劲摇晃，“白老师，这孩子交给你了！随便打！打坏了算我的！”


旁边几个家长听见了，都围过来。


“白老师，我们家二娃也剃头了？我看看——哟，剃得真精神！”


“我们家那个臭小子，在家从来不看书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居然在背课文！白老师你怎么管的？”


“打屁股呗，”白帅军说，“打了就记住了。”


家长们哄笑起来。


“对对对，就得打！”


“男孩嘛，皮实，打不坏！”


“打屁股好，肉多，打了还长记性！”


“白老师，以后你就这么给这帮王八犊子剃头！剃得光光的，看他们还怎么臭美！”


一个妇女挤过来，拽着她儿子的胳膊，把他拉到自己跟前。那男孩剃着光头，穿着白半袖和蓝短裤，光脚穿着凉鞋，低着头，脸红得像煮熟的虾。


他妈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光溜溜的，扎手的。


“哎哟，这头剃的，”他妈笑着说，“比我们家那口子剃得还干净。”


男孩被摸得往旁边躲，但没躲开。他妈的手在他头上揉来揉去，揉得他耳朵根都红了。


“老师打你屁股疼不疼？”他妈问。


男孩点点头。


“羞不羞？”


男孩又点点头。


“以后还敢不敢不听话？”


男孩摇头。


他妈笑了，在他头上又揉了一把。


“这就对了。”


另一个家长把自己儿子拽过来，当着一群人的面，撩起他的衣摆，露出还带着青紫痕迹的屁股蛋。


“你看这印子，”那家长笑着说，“一道一道的，跟老虎斑似的。”


男孩被围观得差点哭出来，拼命往下拽衣摆。那家长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说：“遮什么遮？这是你挨打的证据，留着好看！”


一群人又笑了。


放学的路上，家长们的手就没离开过自家孩子的脑袋。有的骑着摩托车，让孩子坐后面，一只手扶着车把，一只手在孩子光溜溜的头上摸着。有的赶着驴车，让孩子坐旁边，一边赶车一边揉孩子的寸头。


“以后就这个发型了，”一个家长摸着自己儿子的光头说，“精神！比你以前那个长毛好看多了！”


儿子低着头，不说话。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——不知道是羞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
那天晚上，王定宝趴在炕上，他爹坐在炕沿上，粗糙的大手在他红肿的屁股上抹药膏。


“疼不疼？”


王定宝咬着嘴唇，点了点头。


他爹没说话，继续抹。


过了一会儿，王定宝闷声说：“爹，白老师说，我的头发以后就这么短。长了要剃。”


“行。”他爹说。


“他还说，我那个地方也要剃。下面的毛，都剃光。”


他爹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抹。


“那就剃。”他说。


王定宝把脸埋进枕头里。


“爹，”他的声音闷在枕头里，“我觉得白老师挺好的。”


他爹没说话，在他头上摸了一把——短短的，扎手的。


“嗯。”他爹说。



